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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目标”到“学习目标”
*

———论学习为本课程的目标转化原理

曾文婕

摘要 多年来，“怎样研制教学目标及目标达成度如何”等问题备受关注，而“教学目标是

否应该及如何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标”这一问题却被忽视。事实上，只有“教学目标”转化

为“学习目标”，才能深达至学生学习的层面以指引和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从教师维度来

看，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转化的重要意义，运用解释、象征物和举例等策略，将教学目标

“转译”给学生。就学生维度而言，学生要将“经教师转译的教学目标”与“自己对学习现状

和需要的判断”交互调适进而生成“学习目标”，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实现学习目标的路

径化表达和多模态践行。自资源维度切入，师生开发一定的媒介能够帮助教学目标得以

“可视化”，既充分释放教学目标的促学功能，更形塑学生自主管理、监督和调节自身学习活

动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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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目标领域，“怎样研制教学目标及目标达成度如何”等问题备受关

注，而“教学目标是否应该及如何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标”这一问题却被忽视。
事实上，只有“教学目标”转化为“学习目标”，才能深达至学生学习的层面以指

引和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鉴于此，本文提出从教师、学生和资源三个维度入

手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学习目标”，基此建构学习为本课程①的目标转化

原理。

*

①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 PCK 到 LCK: 课程开发中的知识增长研究”( 课题批准
号: GD17CJY02) 和广东省高校省级重大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开发原理与方法研究”
( 课题批准号: 2016WZDXM013) 的阶段研究成果。

严格来说，课程即学习的进程，如果课程不以学习为本，那本身就不是课程。然而，现实生活中存
在的许多课程，疏离了课程的本义，漠视、悬置甚至阻碍着学生的学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课程实施过
程中，“教师拟定的教学目标”未能成功转化为“学生为之努力的学习目标”。“学习为本课程”( 简称“学
本课程”) 这一概念，正是为了突出课程所内蕴的学习取向和促学意蕴。从课程的本义观照，课程目标就
应该是学习目标，可当下的课程目标仍主要局限在课程标准中的目标和教师教的目标两个层面，因此，学
本课程强调“重心下沉、抚育学习”，将以上两个层面的目标进一步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标，从而让“课程
即学程”得以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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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维度的转化: 目标转译

新课程改革以来，人们已经明确提出表述教学目标的主语应该是“学生”，

即教学目标的主体鲜明地定位为学生，目标最终体现为学生的变化，而不再以

过去许多教师习惯采用的“使学生……”“提高学生……”和“培养学生……”
等方式叙写目标。虽然目标叙写方式改变了，但是所写的目标实质上还是“教

师心中的目标”。这些目标要进一步成为“学生心中的目标”，有赖于教师运用

多种有效策略促进目标“转译”。
( 一) 目标转译的意义

没有“目标”的学习，就像没有目的地的航行一样，学生“登上了学习的列车

却不知道终点在哪儿、应该往哪儿去”。研究表明: ［1］如果教师想培养学生成为

自主的学习者甚至有效的终身学习者，就得确保学生知晓“在学习活动结束时，

自己应该知道、理解和能够运用什么”，简言之，就是自己要从学习活动中获得什

么、学习重点是什么。这种目标的“透明化”过程，可以帮助学生专注于学习本身

并为自己的学习活动负责，继而产生学习动机以及监督和调节自己学习活动的

心理与行为，从而努力实现学习目标，同时减少学生对教师的依赖。
教学目标不能再仅由教师掌控和把握，教师可以使用学生容易理解的方

式，促进学生认识与理解相应的教学目标，弄清楚怎样才是成功的学习，这就

是“转译”。学生对目标的认识，不仅仅是知道“我要学什么、要做到什么”，更

深层次的要求是: 要建立学习认同感，要反复地反思性提问“这对学习意味着

什么”［2］。此过程与“深层学习即理解”( deep learning as understanding) 的隐喻

不谋而合。学生不仅从世界中接收智慧，而且试图理解“为什么要接收”。前

者是认知层面的表层学习，后者则是意识和理解世界层面的深层学习。对教

学目标清楚而深刻的认识，有利于学生明确学习成功的标准和路径，激励自己

努力开发出个性化的方式来监控和改进自身的学习。
( 二) 目标转译的策略

在学习活动展开之前，教师让学生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即学生需明确自己

要学习什么及达到什么目标。这看似简单，却有不少讲究，其中的关键是“转

译”。这实质上是教师在理解和把握学习环境中背景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异

实际条件基础上，应用多样化的策略与方法，将具体教学目标一点一点地系统

“转译”给一群个性纷呈的学生。这里的转译，好比“翻译”( translate) ，而不同

于“传递”。比如将英文翻译为中文，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目标中的专门

概念或者用词需要翻译为学生可以理解的意义单位。在将一个短语或者一种

思想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译者必须明了受众的理解水平、词语运

用的正确性、词语的顺序、文化背景、手势意义以及社会交流中的一些弦外之

音，并随时接收与融会受众的表现与反馈。将翻译原则运用到目标转译领域

时就会发现，教师必须像翻译家一样，拥有关于学科的、教育学的、背景的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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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相关知识，从而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期望，并为学生

提供合适机会以发现、理解与把握各种具体目标。“传递”只是从教师到学生

的单向活动，而“转译”既渗透着教师对学生及其学习情景的持续“理解把握”，

也交织着学生对教师以及教学情景的不断“解读”与“反馈”，是一种复杂的多

维多向互动。转译的有效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不照搬课程目标表述，对目标适当加以解释。教师切忌从现成的课

程标准中机械照搬一些条目呈现给学生，也不能将课程方案中的目标表述直

接搬到学生面前，而是要使用更亲近学生的话语，以学生容易接受的语言将关

于目标的想法和建议表达给学生，即需要是“用户友好型”的表述方式。比如，

小学作文常见的目标有“清晰地组织文章结构”，可进一步解读为“学生需要制

作一个有条理的结构提纲，说明选择该结构的原因，并使用适当的证据加以论

证”。如果教师不能用学生可以理解的词语解释怎样学习才会有效和成功，学

生就会失去学习的方向。很明显，这需要教师做很多额外工作。在解释目标

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帮助学生认识“这个学习目标对我是否适宜”“为什么需要

这个目标”和“这个目标与未来学习有何关系”，进而推动学生建构起当下与长

远的学习目标之间的关系，积极探索学习活动与个人发展等之间的关系。
其二，精要使用象征物。有些目标较为抽象，解释和理解起来较有难度，

教师需要开发一些象征物以便学生掌握其要义。比如，要让学生理解“意义建

构”这一目标中的术语，可以启发学生将其与“飞鹰”联系起来。因为飞鹰翱翔

在高空，能看清事物之间的组合，能从很高的地方看到更完整的图景，从而更

好地理解世界。意义建构正是要求学生注重学习的前后连贯性，努力寻找正

在学习的内容和已经掌握的内容之间的联系，同时试图去理解所学内容对自

身发展的重要性。与之相反的是碎片式学习，仅死记硬背或积累信息，而不将

其与自己以前所学知识及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联系起来。
其三，恰当呈现实例。在学生学习伊始，教师可向学生展示已有的优秀成果

样品作为学习的榜样与范例，让他们知道经过努力最后得到的成果“是什么样

的”。样品展示，能帮助学生随时评估自己学到了什么程度，离目标的达成还有

多大差距。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完成目标“转译”，教师还可以运用一些反面例

子，提醒学生注意学习活动的结果“不是什么样的”。以上“是什么样”与“不是

什么样”的对比，有助于学生深化对目标的正确理解并提炼出具体的成功标准。
教师还可以更深入一步，启动师生关于教学目标的对话讨论，呈现优秀、良好或

较差等各种例子，引导学生将其按水平高低排列，帮助学生明辨其好在何处、有
何问题及原因为何，进而强化学生对成功标准的认识。教师平时要注意搜集学

生的书面作业、汇报材料、音像记录等，以便在适当时候能加以提供和运用。

二、学生维度的转化: 目标内发

教学目标是教师根据课程标准、教材和学生学习实际，对学生学习目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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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主观规定”。学生是否把教师的“主观规定”作为自己的“学习追求”，直

接影响到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转译”主要是教师促使教学目标成为学生能

理解的目标，“内发”则主要是学生让教学目标成为自己愿意去达至的目标。
说到底，学业成功与否的关键还在于学生自身，其实是学生自己在真正决定要

不要学、重点学习哪些知识以及投入多少时间与精力等。“内发”一词隐含着

学生对学习目标具有自主意识，而不是被外界所强迫的。学生可以在教师指

导下，有意识地将教学目标加以转化，使之成为自己“内发”的学习目标。
( 一) 目标的交互性生成

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学习目标的一个关键，是要认识到学生会进一步确认

什么样的学习目标是值得通过行动加以实现的。这就涉及到从所欲( desired)

的目标中选择出宜欲( desirable) 的目标，再据此研制出具体的学习目标。对

“目标”有两种认识: 一种观点将目标等同于人们希望达成的理想和愿望，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带有随心所欲的色彩; 另一种观点将目标看作是人们在综

合考虑“希望达成的理想与愿望”与“自己现有水平及可能拥有哪些条件和手

段去达成理想与愿望”之后所提出来的，是基于对可实现条件的思虑而对“所

欲”的选择或修正。鉴别所欲目标和宜欲目标的重要方法，就是考量实现目标

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确定目标时，往往面临所欲与宜欲的困惑。或许所欲目

标是很理想的，但现实条件并不具备，学生也会觉得其过高而放弃，不将其确

定为自己的学习目标; 只有考察目标所需的各种手段之后选择出的宜欲目标

才是值得追求的。这就要求摒弃“目标决定手段”的思维方式，认为目标和手

段的选择是彼此纠正的，正是各种价值需要、情感欲望、偏好兴趣与条件、手段

和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制约着学习目标的形成和修正。
作为自觉主体的学习者，可以针对不同情境、不同时间、不同学习内容、不

同学习基础，选择不同的宜欲目标作为学习目标，由此激发从现有学习状态向

更高学习水平发展的期望性行动。学习目标的形成，要求改变目标制订主体

参与权分配不均的现状，力求恢复学生的目标制订话语权，目标制订并非是教

师的“独角戏”，而是师生的“大合唱”，要求师生之间共同设计、协商拟出目标，

要求学生自己“主动发声”。师生需要共同探索与分析学情、洞察学生的特殊

学习需要，教师要倾听学生的声音，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并鼓励学生反思性地

实践。学生要能主动、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学习诉求并认真听取教师的建议。
这就改变了教师“独揽”目标制定的话语权，单方控制学生学习的局面，凸显了

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个性化，旨在引导学生能够自我了解与自我澄清学习目

标，激发自身的内在学习动机。简言之，学习目标是“教师携带的教学目标”与

“学生对自己学习现状和需要的判断”交互调适而生成的。
( 二) 目标的路径化表达

学习目标不宜仅做静态化的理解，仅将目标作为学习结果，这就忽视了动

态过程，悬置了目标在学习之路上的指引作用。从动态与静态整合的角度来

看，学习目标应内涵学生现在在哪里( 学习起点) 、需要去哪里( 预期结果)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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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最好地到那里( 能够创造什么条件到那里) 这三个子项( 参见图 1) 。在教

师帮助下，学生需要将自己的学习目标进行“路径化”的表达。

图 1 学习目标的动态意蕴示意图

学习目标不仅是描述让学生做什么，要做到什么，更是要描述学生怎样才

能知道自己是否成功，或者学生能够使用什么样的策略来达到目标。这样，学

习目标就不仅是“结果”，更意味着、开启着和指示着“路径”或“方法”。所有

学生特别是学习困难的学生，清楚地认识这些“路径”或“方法”，是保证他们能

够主动学习、成功学习并自我监控和调节自己学习活动的一个关键。在学习

活动前有效地对目标进行路径化表达，可以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正在获得成

功，从而更好地调动自身的学习积极性。这也能使学生在学习困难面前更加

有毅力，而且帮助学生自觉认识和掌控自己的学习活动。这样，学生就告别

了以往单纯“为别人而学”或“为奖励而学”的状况，体悟到“为自己而学习”
进而确立“自己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的坚定信念。比如，有师生合作制作了

“飞行前检查单”( 参见图 2) ，作为达成“撰写一篇合格记叙文”这一目标的

路径化表达。

图 2 飞行前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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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的形成与表达不是碎片化的，即不是“孤零零地”确定一节一节

课或一次一次活动的目标。师生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具体考量，基此可以构建

出每一单元、每一学期、每一学段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的学习目标。
( 三) 目标的多模态践行

模态是可对比和对立的符号系统，多模态指可以分解为同时表达意义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模态。［3］基于先前的学习目标生成和表达活动，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除了担任“学习者”角色外，还承担“监控者”的角色。学生在学

习时，作为监控者的角色可以监测到学习活动是否正在按原有目标行进或者

遭遇了什么困难等并反馈给学习者角色。学习者角色不断地与监控者角色

进行互动，这两个“自我角色”在互动过程中就使用了多模态。学生多模态

践行学习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必依赖于教师和家长对其学习活动的

监督。
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伴随和补充着对生活外向观察的，就有一种

内向观察，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这种内向观察愈加显著。［4］学生个体的多模

态角色互动，有利于认识和调控自身的学习过程。同时，学生在同伴交互中也

扮演互助学习者和互助监控者的角色，学生可以监控同伴的学习活动是否正

在按同伴自己所设定的学习目标行进并及时予以帮助。

三、资源维度的转化: 目标可视

从资源维度说，师生协作开发一定的媒介让目标“可视化”，同时师生一道

并联合家长采用多种方法帮助学生随时随地“见”到自己的学习目标，有利于

进一步促进教学目标转化为学习目标，推动学习目标的达成。
( 一) 目标转化的媒介

爱因斯坦( Einstein， A．) 很喜欢自己曾经就读的阿劳中学，因为该中学信

奉裴斯泰洛齐( Pestalozzi， J． H．) 的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认为，“视觉理解是

教导如何正确判断事物的重要方法，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爱因斯坦说:“我

写下的文字，或者说出的语言，在我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好像并不起什么特别的

作用。真正对思维起作用的好像是一些符号和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图像，它

们会自动地在头脑中复制、组合。”［5］这种视觉化的“思想实验”成为他事业成

就的一个标志。［6］一张可视化的图案，可能无法像文字语言表述那样去传达十

分精确的意义，却能够激发起人们的直觉思考。这样直觉思考能引发顿悟，帮

助人突破思考的瓶颈。
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运用一些直观形象的方法来制定学习目标。比如，可

采用“阶梯式”方法，即由学生将长期和短期的学习目标，按照自我意识到的紧

迫性和急切性加以排列( 参见图 3) 。对越是紧迫的、急切的短期目标，优先排

序为“1”级目标，以此类推，逐步实现长期的“4”级目标。学生还可以采用“K-
W-W-H-L”表格来架构学习目标( 参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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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阶梯式的学习目标

表 1 K-W-W-H-L 示意表

我已经知道了什么?
( K 列)

( What I know)

我想要知道什么?
( W 列)

( What I want to know)

我可以从哪里学到?
( W 列)

( Where I can learn this)

我怎样解决问题?
( H 列)

( How will I find out?)

我新学到了什么?
( L 列)

( What I learned)

师生还可以将学习目标的可能达成情况区分出几种类型，协作制定评价

量表，进而将学习目标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可视化，这有利于运用“目标—实

施—评价”贯通一体的思维来审视教、学、评并提升其成效。比如“我们城市中

社区的变化”一课，每位学生要对过去 30 年内某市某社区的变化进行五分钟

陈述。学生可以任意选择陈述的重点，但必须提出某种论点而不仅仅是按时

间顺序表述事件，陈述还要包含相关照片、地图、图表及针对受众的其他视觉

辅助工具，据此确定的评价量表( 参见表 2) 。采用这种形式表达学习目标，能

够帮助学生清晰地“看到”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并在实践过程中加以避免。

表 2 “我们城市中社区的变化”五分钟陈述评价量表［7］

层级
维度

优 秀 合 格 有 待 改 进

知识 /理解
20%

陈述采用相关而准确
的细节支持论点，表现出
对历史的深入理解。

研究透彻而且超出了
教师提供的文本内容。

陈述所运用的知识总体
上准确，只有微小偏差，而
且总体上与论题相关。

研究较为充分但几乎
没有超出教师提供的文
本内容。

陈述缺少与论题相
关的、准确的信息，甚
至没有用到教师提供
的文本内容。

几乎没有研究成果。

思考 /探究
30%

陈述围绕论点进行，体
现了对社会问题的高度
认识和优秀构思能力。

陈述具备完整结构和
中心论题，但分析并不深
入，未能完全紧扣论题。

陈述不具备完整结
构，未紧扣中心论题。

沟通
20%

陈述在传达观点方面
富于想象力且效果很好。

陈述人能有效应对受
众的反应和问题。

陈述技巧能有效传达主
要观点，但想象力不够。

未能回答受众提出的
部分问题。

陈述未能吸引受众
的兴趣，需要传达的内
容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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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层级
维度

优 秀 合 格 有 待 改 进

视觉辅助
工具使用

20%

陈述采用了适当、简明
的视觉辅助工具，而且陈
述人在陈述时适当提到
并介绍了这些工具。

陈述包含适当的视觉
辅助工具，但太少且不便
使用、难以理解。

陈述人在陈述时未提
到并介绍这些工具。

陈述未使用视觉辅
助工具或视觉辅助工
具不适当、太小或太混
乱以至于无法理解。

陈述人陈述时未提
到这类工具。

陈述技巧
10%

陈述人声音足够清晰
响亮，并通过眼神交流、
生动的语调、手势和身体
语言来吸引受众。

陈述人声音足够清晰
而响亮但往往音调低沉。

有时未能有效使用眼
神 交 流、手 势 和 身 体
语言。

陈述人说话声音太
小或言辞模糊，以至于
无法让人理解。

未尝试通过眼神交
流、手势或身体语言吸
引受众。

( 二) 目标呈现的泛在

普适计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泛在学习( ubiquitous learning) 。广义的泛在

学习是一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学习，只要学习者愿意就可以通过适当的工

具和环境适时地获取信息和资源。此处的学习目标“泛在”借用了泛在学习的

理念。学习目标可以融入学生生活的各类环境之中，如将其打印或手绘出来

置于课室墙壁、书桌案头或电脑桌面上，还可以考虑在教材的相应位置适当予

以呈现。而且，与学习目标相配套的实例也可以广泛出现在学习环境里。如

前文所述各种等级的手抄报就可以张贴在课室墙壁上，以便学生随时强化对

成功标准及其配套实例的认识。
“全方位”呈现学习目标，有利于学生在众多的环境刺激中明辨学习的

重心。学生对照自己设定的短期、中期或长期学习目标，每天随时随地加以

反思，寻找差距，帮助自己不断改进学习活动并获得成功。这样的反思活动

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有助于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更加积极地坚持反

思、提升自我，加速相应习惯的养成。每天的反思，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

重新形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参照框架，比如不再依赖于教师给自己定目标、
提要求以及教师的常催促、严监督。从一开始，学生的学习就与目标紧密联

系，初衷常在眼前，目标催生行动，路径就在脚下，这样，学生就能为自己的学

习活动导航，最终走向成功。而且，有了一次或几次成功，学生往往会渴望更

多的成功。由此，学生有望成为彻底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的学

习者。
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去认识和理解教学目标，将这些外在的目标转化为

自己内发的学习目标并使之具体化、个性化、路径化、可视化和泛在化，这样的

过程，可统称为课程目标的“学习化”。基于此，学年教学目标、学期教学目标、
课时教学目标等，深达至学生学习目标的层面，以促进学生学习，成就学习为

本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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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eaching Objectives”to“Learning Goals”:

The Transformative Principle of Learning-based Curriculum

ZENG Wenjie
( Centre for Ｒ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Values Learni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ina)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develop teaching objectives? Hav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been realized?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How， if any，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students' learning goals has been ignored． In fact，
only when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re translated into learning goals， the curriculum then could
be extended to the level of students' learning so as to guide and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For
teachers， they need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use
the strategie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symbols， and examples to translat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o
students． For students， in order to generate  learning goals， they need to integrat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eacher translation with their own judgment about current situation and needs， and
on this basis， they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ath expression and multimodal practice of learning
goals． As for resourc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develop the media that can visualiz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which can fully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shape the thinking mode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ir own learning activities．
Keywords: teaching objectives; learning goals; learning-based curriculum; effective learning;

media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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